
儿子做电视节目，买了只鹦
鹉做道具，片子做完却不知如何
安顿它，索性带回家，往画案上一
搁，一副不容商量的架势：您看着
办吧！面对突然飞临的鹦鹉，我
踌躇片刻，一时竟不好抉择。几
年前，我曾短暂养过鸟，是一对珍
珠鸟，雪白雪白的，体形精致如珍
珠，看一眼就心生爱怜。我是个
糙人，打发自己随便一口饭、一件
衣就能对付。鸟娇嗔、难缠，我担
心伺候不好。趁着鸟没待几天，
就赶紧送了朋友。若是待久了，
恐怕就舍不得了。

儿子强推给我的是只玫瑰
鹦鹉，原产澳洲，在街巷、公园、
鸟市常见，属老移民鸟，但尚未
本土化。玫瑰鹦鹉花色繁多，
黑色、黑白色、红色、黄色的都
有，但统称为玫瑰鹦鹉，似乎不
大严谨。我家的这只是彩色
的，整体基调以绿为主，喙却艳
丽如玫瑰，脖子上色彩多种，是
红黄绿交织的过渡色。这过渡
色中也有玫瑰红，是只名副其实的
玫瑰鹦鹉。

鹦鹉刚进家那些天，可能是因
为陌生，尤其惶恐不安。在笼子里
翻江倒海般地跳来翻去，却总也找
不到最合适的姿势。镶一圈白边
的黑眼珠叽里咕噜地转，好像不测
随时就要来到，人一靠近跟前，就
更是末日般惊慌失措地四下乱躲，
笼子被撞得砰砰作响，真为它提心
吊胆，生怕脑震荡了。

一周之后，这鹦鹉才渐渐地安
静下来。

鹦鹉挑食，只吃带皮的黍子。
它很享受嗑瓜子的过程，郑重其事
地低头叼上一口，在嘴里轻轻一
旋，脑袋潇洒地一甩，皮就飘落到
笼子底下。进食过程，像是虚拟表
演。看它有滋有味地咀嚼、吞咽，
吃相生动。但若喂它大米、小米、
馒头、面包，还有水果，它看都不
看。从市场带回一斤专用鸟食，很
快便吃光了，后来就一直在网上给
它购口粮。鹦鹉的做派更像纨绔
子弟，典型的败家子，吃一个丢俩
儿，挥霍惊人，鸟笼子下面每天都
是厚厚的一层洒落的鸟食。

鹦鹉也特讲究，水槽里的水只
喝一点，其他用来梳洗。睁开眼第
一桩事，就是梳妆，像个大小姐。
它掰着脚丫子蘸满水，挠完翅子、
后背，再挠脑袋，先洗后梳。看它
那一本正经的样子，跷着脚挠头的
情景，有几分滑稽。鸟给人看的，
永远都是溜光水滑的羽毛，一副盛
装模样。如有一根翘起的羽毛，也
要用嘴撕下来，毫不客气地丢到垃
圾中，像品牌衣装，不允许一根线
头在外面露着。

一个月后，鹦鹉和我们一家人
都熟识了，每次喂食、添水，它都翘
首以待，眼里没了怯意和敌意。有
一天，我在沙发上看书，它那一声
无拘无束的鸣叫，令我大吃一惊，
婉转、悠扬、高亢、明亮，连翻几个
高儿，鸣叫依旧圆润轻松，这等音
色世间难寻！痴迷皮黄却天分很
低的我，一下就生出几分嫉妒来。
在山林、在旷野，我都听到过鸟鸣，
现在想那是最奢侈的音乐盛宴，胜
过所有的殿堂交响。一度为儿子
带回鹦鹉时自己的摇摆不定而懊

悔，差点就和金嗓子失之交臂。京
剧花脸大家金少山先生声震屋瓦的
高音，尤其是《锁五龙》里的那句：我
为你花费多少财！连翻高音，据说
就是受他家“红子”鸟的启发。

读中学时，暑假跟舅舅在天津
小住，经常光顾鸟市。满街八哥、
黄鹂、红子、百灵、鹦鹉。舅舅养的
就是红子鸟，灰不溜秋，叫声琐碎，
起初我并没听出好来。舅舅迷马
连良先生，没事时爱哼上几句“我
正在城楼观山景”。下班后，他带
我去铁道边的菜地里捉蛐蛐。那
时的新开路华兴街，走不远就是郊
区了，过了铁道就是庄稼地。头一
天在地上放个席筒，翌日一早过
来，叫了一夜的蛐蛐，纷纷躲进席
筒补觉，用布盖上那筒口儿就全部
擒获。背到鸟市，然后用报纸卷个
圆锥形筒子，一包一包地出售。上
世纪80年代的市场欣欣向荣，玩
鸟、养鱼的人很多。

大约半年多时间，鹦鹉的脾气
竟变得非常坏，横在笼子中间的杆
儿抽掉了，吊环也扔下来，笼子里
一片狼藉。鹦鹉狂躁起来，大有拆
梁毁屋的架势。它还盯着喂食的
人，分外眼红如仇敌，寻到机会就
啄，我的手被它啄破了两次。后来
我尽量减少近距离接触，怕它冷不
防地进行报复。刚来家那会儿，母
亲没事就爱拿个小棍儿逗它玩，它
也是心花怒放，十分配合。此一
时，彼一时，鹦鹉喜怒无常，无法预
料它今后还会咋样。

有两次清理鸟笼垃圾，一时疏
忽，鹦鹉飞了出来。天地突然变大
了，它一会儿钻到画案下，一会儿
又飞到窗帘杆上，还想着逐一到每

个房间去巡视，简直开心坏了。一
家人忙不迭地抓鸟，用尽各种手段，
我急出了一身汗。后来的一次我就
干脆不抓，让它玩够了再说。母亲
不同意，生怕哪扇窗户没关好，让它
飞跑了。终于，在它飞上电视低柜
时，我用衣服一下子包住了它。这
次还顺便给它做了个小手术，剪去
了一些过长的喙。

它一声不吭的那些日子，家里
也沉寂起来。循环往复的单调，动
辄得咎般的狭小空间，估计是鹦鹉
性情不定的缘由。它喜欢歌唱，喜
欢自由飞翔，它属于天空。窗
外，云天上常有小鸟展翅飞
过。鹦鹉敏感，对环境要求高，
只有满足了一些要件，意之所
适了，才会放声而歌。有人教
习鹦鹉学舌，使其巧言令色，说
些主人喜欢的短语。我不喜欢
这样，再说它性格乖僻，也未必
乐意遵从人的意志，爱咋叫就
让它咋叫吧！

有一次在北宁公园，见树
杈上落着一只鸟，一看就知是家养
画眉，好像是受了伤而流落于此。
后来有人用衣服捂住它，还在门卫
处留了地址，一旦有人寻找就完璧
归赵。可还没走出大门，它便冷不
防地飞走了，看着那只飞得有些踉
跄的画眉，我的心里一时变得不可
名状。看到它的眼里那样决绝，还
有股要死命挣脱的劲儿，就觉得既
然毅然抉择，便不需要为它担心。
画眉是本土鸟，不像鹦鹉那般乖张，
它可以重回树林。

我家鹦鹉突然间变得疯狂起
来，肆无忌惮，是我始料不及的。从
惧怕我到攻击我，变着法儿地伤害
我也就一年时间。是不是它看穿我
不过尔尔，不能奈它何？我哭笑不
得，也百思不得其解。早年，有人给
孙犁先生编过一个段子，说他养的
鸟都怕他。可能是孙先生日常不苟
言笑，鸟不敢轻易造次吧。

在动物园见过不少金刚鹦鹉，
体如公鸡，整日跟长舌妇一样，悠闲
地嗑着瓜子，用很不动听的声腔，老
鸹般不停地絮叨。还有那些被笼养
多年，每天都鸣叫着，一副幸福快乐
模样的各种鸟。我的玫瑰鹦鹉，是
只不合时宜的鸟。

也许它厌倦了饭来张口，想寻
求一种自主的新生活。怎么处置
它，我踌躇再三。它整日不可言状，
我不忍看。驼走大漠，雁排长空。
现在，我终于释然了，也不再纠结，
任由它去吧！它的选择哪怕坎坷，
甚至是不归路，它自己都可以面对，
理当尊重。自此，每天开窗时我就
故意拉开纱窗，哪天要走就让它飞
走吧！家是我的，远方才是你的。

本版题图 张宇尘

每次出来开会或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总会遇到一些不可预知的
事。这次原计划从长沙飞深圳，一早正要去机场，突然接到航空公司
通知，航班延误4小时，只好改高铁。好在现在交通很方便，中国作协
社联部的林洋立刻就为我办好了。

这次来清溪村，中国作协有三个重要活动，时间很紧凑，三个活动
只用一天时间。最后一个活动是作家老藤的新作《草木志》新书发布
会。这本书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而且被
中国作协列入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写作计划”。这是一部好作品，写得
好，出得也好。我也是在这个会上，初次见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
辑，这本书的责编徐福伟。见了面，他笑，我也笑，我们虽在同一个城
市，但这些年只是通电话，竟然从没见过面。

我对他说，这次，咱就算见了。
他有些腼腆地点头，说是啊。
接下来，就要去东莞的樟木头了。
现在，东莞樟木头的“中国作家第一村”已落户官

仓。所以，樟木头文联的聂艳主席在电话里告诉我，这
次的活动，就是在官仓的作家村活动中心举行。

这就真应了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还是
第一次乘高铁走这条线路，也才发现，从湘南到粤北，
一路的风景竟然如此美丽。列车从长沙开出来时，雨
还在下。更准确地说，是烟雨。这种如云如烟的细雨，
只有南方才有。列车在虽不太高，但灵秀奇美的连绵
群山中穿行，不时钻进隧洞，再钻出来，我望着窗外想，
这时，如果在空中往下看，一定像一条美丽的蛇；湘南
的群山跟江浙的不一样，跟桂北的也不一样，蒙蒙烟雨
中，有一种说不清的秀美。

车过韶关，烟雨渐淡。一到虎门，天就放晴了。虎
门的地理位置很独特，临着伶仃洋和狮子洋。前不久，
我刚又到当年林则徐销烟的地方看了一下。从销烟池
的遗址可以看出，沧海桑田，这一带的岸线已有了很大
变化。现在，销烟池已经离海滩很远。

我这次回作家村，也是三件事：一是我新出版的一
部中篇小说集《巴克夏的温柔》要在这里举办一个分享
会；二是要在我这里的工作室搞一期“南庐夜话”；三是
计划到广州的沙河去看一下。沙河当年是沙河镇，在白云山下，曾经
是广州人“拜山”的地方，现在已是沙河社区。我手头正在写的一部长
篇小说，要涉及这个地方。

没有人会想到，东莞的樟木头竟会有如此丰厚的文学艺术土壤。
这几年，几乎我的每一部新作出版，都会在这里搞一次新书分享会，而
且每次发布消息的同时，聂艳主席都会先给大家说明，因为场地的原
因，对参加人数是有限制的。

我总对聂主席说，大家来就来，不怕人多。
聂主席也总是用她民族唱法的声线笑着说，我也不想限制，可来

人多了，装不下啊！
两个活动都是在晚上举行。白天，我就在半山上写作。山上很

静。观音山的林子里有一种鸟，长着艳丽的羽毛，还有一条长长的尾
巴，叫起来啁啾婉转，非常动听。说来奇怪，我每次回到这里，在这山
上写作，就感觉有一种难得的踏实。

这次的新书分享会，跟以往一样，又是座无虚席，也仍然由聂艳主
席亲自主持。我经常想一个问题，举办这样的新书分享会，分享的是
什么？如果只是分享这本新书出版的信息，似乎就没必要了，今天已
是后信息时代，要想发布一条这样的信息，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只要动
动手指就行了。那么，分享的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作者在创作
之外的一些感悟，同时，也可以倾听一下挚友与同行读了这部作品的
感受。后者往往尤为重要，因为这样的挚友和同行就不是普通读者
了，他们往往都是非常了解这个作者的人，对他以往的创作也早已谙
熟于心。所以，他们所谈的感受，也就不会是一般的感受，而这些对于
这个作者来说就非常难得了。也正因如此，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每一
部作品而言，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快乐的，出版之后，拆开塑封，在打开
书的一瞬间闻到墨香也是快乐的。待回到作家村，和同行与文友一起
开这样的分享会，就更加快乐。

现在的作家村已今非昔比。樟木头有一个古老的村落，叫官仓。
当然，现在已是官仓社区，作家村如今就落户在这里。在观音山的山

脚下，有一片古色古香、纵横交错的巷子，至今仍保留着几百年前的风
貌，而且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三家巷”。

作家们的工作室，就在这巷子里。
聂艳主席特意为我选了一套最有特色的老宅，是前后两进，中间还

有一个徽派建筑风格的天井。据当地人说，这个设计是有讲究的，叫
“四水归一”，很吉祥。我立刻明白了，每到雨天，四面屋檐的雨水滴下
来，应该都会落到这个天井。不仅吉祥，也很有诗意。在工作间里，有
一面朝北的窗子。窗外是一片菜田，田边有一潭清水。

而这一切，就依偎在观音山脚下。
我特意为这间工作室起了一个雅号，因为我在天津这边的写字间

叫“曦庐”，这个工作室是在岭南，所以，就叫“南庐”。据说，外地的同行
和文友来官仓三家巷的作家村工作室，都要到我的“南
庐”来看一看，而且都觉得很有特色。所以，我一直有
个想法，这么好的地方别辜负了，能不能再搞点什么。
再后来，也就想到这个“南庐夜话”。

所谓“南庐夜话”，也就是这么一说，其实就是沙
龙性质的小型聚会。邀请几个同行文友，也不设中
心话题，大家兴之所至，信马由缰，就自己感兴趣的
话题，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一壶清茶，一碗水酒，
就很开心。说来确实很吉祥，当初入住的那一晚，我
在“四水归一”的天井无意中一抬头，正好看到一轮
明月。而“南庐夜话”的这个晚上，竟然又是这样，东
莞作协主席、评论家胡磊一抬头，说看啊——大家立
刻也抬起头，从天井看出去，竟然又是一轮明月高
挂，而且这一晚，还有几朵流云。我立刻想到那首著
名的广乐曲子《彩云追月》。

因为是“南庐夜话”的第一次，聂主席说，开市大
吉，特意请来几位民乐演奏家。
“夜话”是在古筝演奏家胡海洋老师的《渔舟唱晚》

中开始的。水一样的琴声，在拨动琴弦的同时，好像把
大家的心扉也拨开了。胡磊脱口而出杜甫的名句：“感
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不知这老兄听着海洋老师的
琴声，想起了什么。接着，聂主席又把胡磊兄的这个话
题做了延伸。王虹虹曾是中国作协最年轻的会员，刚

满18岁就入了会，这些年不仅在创作上很活跃，也把动漫搞得有声有
色。让我有些意外的是，或许也受到海洋老师琴声的感染，她说的话
题，竟然也已远远超越了现在所从事的动漫创作。

我的老友，书法家邓新江也抚琴演奏了一曲。这老兄最有意思，平
时总是乐呵呵的，但别管什么事，不弄是不弄，一弄就能弄出名堂。没
想到，他现在的古琴竟然也弹得这么好。 接着，是埙演奏家田爱华和
覃爱琴夫妇，他们二人演奏的第一支曲子，是田爱华先生自己创作的，
他先阐释了两句话：“相思如雨骤，一夜满横塘。”接着，淡淡的埙声一下
就把大家带进更幽远的意境。这种幽远，反倒让大家都没话了。

此时，好像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田爱华老师又拿出一样乐器，我以为是“尺八”。
他说，不是尺八，这是南箫。
再看，它的外形虽然很像尺八，但略长一些。这次，他吹奏了一曲

《长安烟雨》。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官仓有一位酒娘，最会
用桂花酿酒，这时的樟木头正是桂花大放的季节，就在这个晚上，这位酒
娘特意为“南庐夜话”送来两“坛”新酿的桂花酒。这酒的酒精度数很低，
只有16度。但没想到，一位搞化妆的朋友本来从不喝酒，这一晚大概也
受到现场气氛的感染，不知什么时候喝了一小盏，一下子就醉了，也不是
醉，就是满脸通红，红得让人担心。她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这桂花酒
有这么大劲啊。

我没想到，这一晚的“南庐夜话”，竟然如此美好。我对聂主席说，
以后再搞“夜话”，就保留这样的形式，“四水归一”天井畔，清茶、水酒、
音乐，不固定的话题。当然，这一晚，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意外收获，田爱
华和覃爱琴夫妇不愧是搞艺术的，都是性情中人，他们见我听得如醉如
痴，竟就把覃爱琴老师自己演奏用的埙送给了我。

这一晚，从南庐出来时，胡磊兄拍着我的后背问，美好吧？
我由衷地说，是啊，很美好，作家村，真的很美好。
此时，官仓的街上很静。彩月已经西流……

2024年3月23日 写毕于曦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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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推开百叶窗，阳光俏皮得满屋闪烁，似有一道光晕灼闪，倏然
间，窗外那一抹雪白盈紫就攫住了我的双眸，那爱煞人的玉树琼花，开
得繁盛稠密，清香氤氲。真是春风有信，不误花期，那满树摇曳的清丽
花瓣，让整个小区都有了盎然生机。那袅袅婷婷的白花静绽枝头，开得
冰清玉洁，色如凝脂，真是“净若清荷尘不染，色如白云美若仙”。那盈
盈紫花开得如莲般贵气清雅，霓裳片片。凝望间，心醉神怡，真是一树
玉兰花，道尽春之魅。

每年玉兰满城俏绽，用文人的话说，“烂漫到难管难收”之时，我定
如约去赶赴这场花期。择一个天朗气清、
惠风和畅的日子，漫游于古园的廊亭石桥
上，凝望那一株株生长有年的玉兰树，它们
在白墙黛瓦间怒放华姿，或银花玉雪，或紫
煊清丽，那满树繁花总让我似邂逅藏于深
闺的佳丽。偶尔也有身着羽衣霓裳的妙龄
女子，她们撑一把油纸伞，或手执一把美绢
团扇，在那片片惊鸿、朵朵冷艳的花树下，
留下丽影倩姿。

最绮丽曼妙的，莫过于在花窗镂空处
醉望花枝，那“色白微碧，香味似兰”的白玉
兰，开得如云似雪，素雅娟然。紫气盈盈的
花瓣清丽如莲，宛若阆苑仙葩。难怪有人
说：“这玉兰就是园林春梦，就是古代游子
梦里泛起涟漪的小船。”清风逶迤间，花瓣
如蝶纷纷飘落溪流中，在碧水间悠然游弋
的锦鲤，时而隐于花下，时而跃上花瓣，那
“鱼嬉花”的一幕，妙然有趣，令人莞尔。

受友人之邀，在校园参加了一场与学生欢聚玉兰花下的写作课。
那千花百蕊开得如云似霞、曼妙莹润，一树芳华点亮了多少青春学子的
激情与希冀。扭头看到一男生在纸上沙沙落笔：“我们要像玉兰一样，
用绽放点亮人生的春天。”一娇俏美丽如辛夷的紫衣女生，指着花儿动
情道：“这是我的‘励志花’，每次作业写到手乏眼涩时，望着窗外那欣然
绽放、紫瓣灼灼的玉兰花，总能让我重燃斗志。”身旁一长相甜美的女
生，盈盈浅笑间暗自低语：“那毛茸茸的花蕾缀满枝头，紫苞红焰多像一
枚枚毛笔尖。”是啊，我随即给学生们吟诵了明代张新的这首《木笔花》：
“梦中曾见笔生花，锦字还将气象夸。谁信花中原有笔，毫端方欲吐春
霞。”也愿孩子们都能梦笔生花，才思敏捷，让青春如玉兰般璀璨绽放。

这最早出现于《楚辞》中的玉兰花，欧阳炯赞它“应是玉皇曾掷
笔，落来地上长成花”。这个春日，偶遇杭州法喜寺一株500年的古玉
兰，它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千年古寺禅韵悠悠，在那一盏盏硕大
洁白的“白莲花”里，枝丫间还悬挂着一串串红色小灯笼，望之圣洁而
祥瑞。

犹记那年春日，驻足灵隐寺凝望那株开在大殿一侧的玉兰花，那如
万千蝶儿在枝头翩跹的紫花，开得朵朵璀璨，簇簇炫目，看着在寺院来
回走动的僧侣，不由得想起白居易戏谑高僧的那首《题灵隐寺红辛夷
花，戏酬光上人》：“紫粉笔含尖火焰，红胭脂染小莲花。芳情乡思知多
少，恼得山僧悔出家。”这让人望之动情爱恋的“小莲花”，由古至今撩拨
了多少赏花客的情思，让人流连花间意醉神迷。

春已深，风和煦，就让我们在春阳灿灿里循着花香，去与那形似莲、
香若兰的玉兰，来一次深情互动，最是草木抚人心，那宛若瑶池飘落的
朵朵仙蕊丽卉，定能让我们一扫尘世的困顿与疲累，给精神注入活力，
让前行的脚步轻盈灵动。

父母去世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不到乡下老
家去了。我见不得父母住过的老屋。时而，回去一趟，看
到父母在世时住过的那老房子，我也只是远远地张望两
眼，便默默地离开了，从没有再去推开那两扇空锁着的院
门。但那院子里的石桌、树木、门窗，包括门窗上方母亲每
年都要挂些艾草、丝瓜瓤、干豆角的景象，我都熟记于
心。我家大哥大嫂结婚时，是在那房子里拜的天地。后
期，他们搬到村东公路边的新房里住了。

而今，那老房子空着。年节时，按照我们老家的风俗，
我要回去给父母上坟。我和在县城工作的三弟，从父母的
坟上回来后，会到哥嫂家坐下来吃顿午饭。起初，我
以开车为由，只是简单地扒拉两口饭菜，就开车回市
里了。后来，随着父母去世的年头久了，大家庭里第
三代（孙子、孙女）都围桌而坐时，我们兄弟几家再相
聚，哥嫂家已是挨挨挤挤的一大桌子人了。有时，干
脆给小孩子们在旁边再另外开一桌。

我们兄弟几家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会问到村上的
张三李四。我哥端着酒杯，跟我说长道短。时而，他
也会主动跟我说起村里谁家小孩吸毒坐牢去了；要么
就是谁食道上或是肝上、肺上长了东西，离死不远了；
再就是村东的盐河汊子里，漂来了很多死去的动物。
我哥主动跟我说的，都是村上一些不好的事情。其间，我
会问到我小学时的几个同学。

譬如，我问到李传生。
我哥说：“没了！”
我一下子惊了。我哥看我吃惊，最多再补充上一句，

就在他自家的果园里。
我知道李传生在北岭上承包了一片果园，但我还真不

知道他死在自家的果园里。
我问：“李角乐呢？”那是我小学、中学玩得比较好的一

个同学。
我哥回答我时，仍然是一句话：“在南京。”
我哥说李角乐在南京，是指在南京他弟弟的小工厂里

做“帮工”。
我哥与我年龄上相差五六岁。他对我小时候的玩伴

儿，不怎么感兴趣。这可能是我们年龄上差距较大，我哥
对他们不太了解的缘故。

但是，提到小时候我跟着他到村东的盐河口里去逮
鱼，我哥很快就来了精神。他说：“那个时候，河沟里的鱼
虾多呀！随便找一条河汊子，下两条挂丝网，一会儿的工
夫就能捉到一大堆白花花的鱼瓜子。”其间，他还能记起某
一回，小雨天里，他在村东的小盐河口那边，一网下去，捉
到三四条大白萝卜一样鼓弯弯的白鲢子。

现在，村东小盐河那边，连个小鱼秧子都捉不到了，河水
污染了。我哥每回说到河水污染时，脸上都会凝结出很不好
的表情。原因是前几年他装过心脏支架。他把自己生病的
原因，都归结为当下的农药、化肥以及河水污染上了。

我哥说：“你看看，我们这么大个村子，活到一百岁的，
能有几个？”

我哥说这话时，显然是带着情绪呢。好像他本来的生
命目标，就是要活到一百岁似的。他扳着指头给我数了

数：“从村西到村东，就朱升红、李宜德，还有李世县他父亲
三个人。”

朱升红我知道，是个老光棍，我小时候铲青，他还在花
生地的田埂上追赶过我，怕我扯坏了大田里的花生秧子。
李世县我也知道，从部队回来以后，在我们公社邮电所送
信。那个时候，我正在镇上读中学。至于他父亲，我印象
不深。再者，就是李宜德，我似乎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哥说：“他闺女叫李角美，年轻时跟我一起在大队部
演戏的。”

我哥这样一说，我想起李角美来了。村里排练《红灯

记》时，她扮演李铁梅，登台表演时，穿一件红方格的小褂
子，胳膊肘那儿还专门补了一块蓝布补丁，唱到“打不尽豺
狼决不下战场”时，她会把身后的大辫子，紧紧地握在胸口
那儿，冲着台下的观众猛一瞪眼睛。

我问我哥：“那个李角美，后来嫁到哪里了？”
我哥喝着酒，跟我说：“北乡，小汪河那边。”说话间，我

哥呷一口酒，又说，“常来，每次回来，啥也不带，就给她爹
带白糖。”

我好奇，问：“带白糖干啥？”
我哥说：“李宜德喜欢吃白糖，那老头都一百多岁啦，

一天三顿饭，顿顿饭都离不开白糖。吃煎饼卷白糖，喝稀
饭时，也要往碗里抓把白糖搅和搅和。”我哥说完这话以
后，还感叹一句，都说吃甜的东西会得糖尿病，人家李宜德
天天吃白糖，不是也活到一百多岁了吗。

大嫂坐在饭桌一边，听我哥这样说，便搪塞了我哥一
句：“各自人！”

大嫂那话里的意思是说，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
她甚至想说，就我哥那身体，还整天喝酒。医生说他血糖
已经达到了临界值，自己也不注意。哪能像人家李宜德那
样，顿顿饭都去吃白糖，羡慕人家干什么？

我哥看我大嫂插话，当场白了她一句，说：“就你知道
得多。”紧接着，我哥又说我大嫂：“当初，要不是你，我就跟
那个李角美结婚了！”

我哥十六岁时，就与我大嫂定了亲。我大嫂一天学没
有上过，可谓是一个字不认识。我哥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
的高中毕业生，后期到县化肥厂当工人。我哥那亲事，是
我爷爷给定下的。

我爷爷手艺好，会锔缸盆、会做饭。上面来了干部，需
要留饭，或是外乡来个拖拉机手，帮助我们村上耕地，都是
我爷爷在大队部的小院子里，杀鸡、剖鱼、起锅灶。

我大嫂的娘家离我们村有四里地。她父亲是我们当地有
名的石匠，会砌房屋的石拐子、会凿石磨。我们生产队粉房的
石磨“牙口”不快时，请他来凿磨。我爷爷就在生产队给他做
小鱼烧豆腐。晚间，两人拉起家长里短时，便把我哥和我大嫂
给扯到一块儿去了。

正式提亲时，媒人说大嫂比我哥大两岁。实际上，大嫂比
我哥大四岁。但我哥那时候什么都不懂，晚间去相亲时，见我
大嫂埋头坐在灯影里纳鞋底，模样怪俊呢，一进门就相中了。

过后，或者说现在吧，大嫂明显比我哥见老。所以，酒桌
上，我哥提到李角美，而且津津乐道说他定亲以后的某一天，

李角美的母亲在我们村东大沟沿上堵上他，问：“听说
你定亲啦？”

我哥笑。
“早知道，把俺家的大梅子说给你多好！”
大梅子，就是那个在《红灯记》中扮演李铁梅的李

角美。
我哥仍然傻呵呵地笑。
但我哥把李角美她母亲的话记在心里了。在我哥

看来，李角美是喜欢我哥的，或者说，我哥也是喜欢李角
美的，只不过他们两人没有挑破那层“纸”。当时，我哥
和李角美每天晚上，都在大队部的戏班子里排练节目。

那时候的李角美，是戏班子里最漂亮的，也是我们周边几
个村子最漂亮的姑娘。人家那脸蛋、那腰板，不要说放在过
去，就是现在六十往七十岁上数的人了，其模样与腰肢，仍然
是很好看的，起码比我大嫂好看。

所以，我哥在酒桌上提到李角美，而且把他们的事情说得
那样详细。我大嫂一直在旁边羞羞涩涩地笑。其间，我哥的
酒越喝越高，还说了当初他与李角美在大队部戏班子里排戏
时，两人挨过臂膀、拉过手。我大嫂听了几句，想到锅里还炖
着鸡呢，便起身到锅屋去了。

我看我大嫂不在桌边，便说我哥：“年岁不小，别再说那些
了！”我甚至想说，妯娌们，还有晚辈的侄孙、侄媳妇们都坐在
桌子上，他们听了不难为情吗？我哥呢，可能是喝了点酒，说
人家李角美如何好的同时，还褒贬我大嫂这样那样都不如人。

回头，我和三弟他们一家吃过饭要回城里时，哥嫂送我们
到院门口。我摇下车窗与他们打招呼，大嫂一边叮嘱我们车
里的鸡蛋、青菜一时吃不了，可以放一些在冰箱里，一边挥着
手冲我们微笑，让我们抽空再回来。可等我们的车子启动上
路后，大嫂转过身便哭了。

当时，我哥还惊讶了一下子！但他知道大嫂遇到闹心的事
情以后，自个儿哭哭就好了，他也就没当个事。再加上当天我
哥酒喝高了，看我大嫂在那用手臂抹泪水，他拐到墙角那边撒
了一泡热尿，便歪歪斜斜地迈着醉酒的步态，进屋上床，睡了。

酒 话

相裕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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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天津卫视

蜂巢（1、2）
■青山军校内，

顾盼、田桥洁皆为学
员中翘楚，两人相互
竞争又互为知心姐
妹。顾盼与教官谭仲
文秘密相恋，却不知
田桥洁也倾心谭仲文
已久。顾盼得到青山
军校暗中指令，命其
独自执行暗杀日本
文化司司长神谷浩
二的任务。任务完成
后，顾盼却成为弃子，
被以龙智捷、罗星明
为首的日本使馆武官
队追杀……

爱情保卫战

■栏目中，年龄
相差14岁的姐弟恋
人成为嘉宾。在这段
恋情中，马女士不仅
要承受外界的压力，
还要适应男友不求上
进以及幼稚的想法。
孔先生认为女友活得
很拧巴，“有时很自卑
觉得配不上我，有时
又特别嫌弃我，哪怕
是跟别的女生说两句
话，都会觉得有问
题。”陆琪表示女嘉宾
是一片土壤，男嘉宾
是一株草，小草想找
一片土壤扎根养育自
己。两位嘉宾之间不
是爱情，而是一种共
生的关系。

都市频道

我在等你回家
（25、26）

■圆圆意识到
萌萌肯定在家等急
了，立即打电话让老
姨去接萌萌上学。
老姨到圆圆家时，萌
萌大吵大闹。当萌
萌见到满江红时，对
其心生厌恶。满江
红和同事聊起萌萌
不接受自己的事，同
事提议她平日里多
陪陪萌萌，争取建立
良好的感情……

影视频道

狂飙（11、12）
■李响为曹闯

隐瞒了犯罪真相，赵
立冬对他很满意，提
拔他做刑警支队队
长，安欣为一队小队
长。曹闯的事已经
过去六年了，安欣终
日郁郁寡欢，他因为
手臂受伤留下严重
后遗症，打靶训练时
连连脱靶，同事忍不
住拿他打趣，都以为
他是因为安长林被
调走的缘故……


